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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当代儿童的教育资源非常充裕。有趣的是，

这些资源的很多功能可以在传统童谣身上发现，

比如获取知识、激发想象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形成端正的道德品行、培养集体意识为进入

社会做准备以及培养审美等。今天，即使跻身浩

如烟海的少儿教育资源中，传统童谣依然有它

“春风不改旧时波”的独特魅力与价值。首先，传

统童谣总体上看不是个体的文学创作，而是从生

活中来，体现了语言与自然的和谐，带给人们自

然、纯真、质朴的美感。它脱口而出，理路天成，于

直白中见真情，是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被实践

反复验证的符合儿童心理的民间文学作品。其

次，传统童谣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在教育功能之

外，还有文学和民俗学的价值。我国童谣的记录

已有千年历史，历朝官修正史及杂传、笔记、小说

中均不乏童谣的踪迹。从传统中走来的童谣，记

录时代变迁，反映生活风情，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内涵令其底蕴丰厚，是一种集中华本土文化、地

域特色文化以及民众生活智慧于一身的优秀中

华传统文化。

得益于北京古都的文化积淀，在中国童谣的

园地里，北京童谣格外引人注目。它历史久远，数

量众多，品类齐全，流传与保存度高，表现了各时

期北京的城市性格和北京人的思想感情，是中国

北方地区童谣的代表。

北京童谣语言形象、通俗，生动精练，文字浅

显却富有哲理。“北京方言北京范儿，不卷舌头不

露脸儿”，儿化音和频频出现的地理名词均彰显

着浓郁的北京特色。它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既讲述历史，又传递鲜明的爱憎。2008年北京童

谣正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在中国歌谣发展史上，现代意义的整理和研

究也从北京童谣开始。1896年，意大利官员韦大

列编辑出版《北京的歌谣》，收入北京地区流传的

童谣170首，书中不仅有中文记录，还有英文翻

译，并附有注解。1900年，美国人何德兰搜集整

理的童谣集《孺子歌图》，收录了152首北京童

谣。两位外国学者对北京童谣的采集整理为中国

学者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

国人北京童谣选本自清代开始绵延不绝，清

代“百本堂”“别梦堂”的儿童童谣抄本《北京儿

歌》收有儿歌74首，许多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北

京童谣已经收录其中。20世纪初童谣一度成为

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思想和

学术运动。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正式发表“简

章”向全国征集歌谣，从此，以童谣为重要组成部

分的歌谣开始广泛进入学界上层视野，成为中国

文论历史转向的集中代表。经过这场运动的锻

造，童谣作为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新国

学的一种，成为国外听众、读者了解中国人日常

生活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民族新诗的建设资源和

前进方向。北京童谣也随之走入大众视野，很多

童谣选本面世，比如《北平儿童歌谣集》（张国璘，

1923 年）、《北平歌谣集》（萨雪如编选，1928

年）、《北京的歌谣》（薛汕编辑，1958年）、《北京

民间儿歌选》（王文宝搜集，1982年）等。

20世纪80年代，童谣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

重视。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

研究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编辑和出版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2009年，经过北京市民

间文学工作者25年的辛勤努力，《中国歌谣集

成·北京卷》面世了，该卷系统收录了1900年至

2004年的北京歌谣，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儿歌”。

之后还有赵晓阳编的《旧京歌谣》（2006）以及董

梦知的《当代北京歌谣史话》（2009）等作品陆续

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唱”）早在1998年就推出了《北京童

谣》5盒系列音带；2002年又推出CD版，在业界

和市场都广受好评。不同于学者专业的保存活化

石的工作，音带与CD的作用不是令北京童谣走

入博物馆精心保存和展示，而是引水培土，令其

复活，再次进入千家万户。

2020年 8月，《北京童谣》专辑的制作人侯

钧初心不改，再次编辑、推出《北京童谣（200首

全集）》，将之前未出版的二十余首童谣一并收

录，是为“全集”，为北京童谣拓展出新的生存空

间。这套全集将传统的北京童谣转化为大众文化

产品，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以音乐配乐结合儿

童朗诵、演唱这种创新的表现传播方式和多种唱

片载体传播的方式，让逐渐被遗忘的传统童谣走

入了大众视野，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在对文化价

值与商业价值的取舍与平衡中拿捏得恰到好处，

集教育、审美、娱乐于一身，有志于高品质传承经

典。

《北京童谣》唱片的策划人、制作人侯钧在业

界颇有影响，他敏锐的视角、独特的编创能力为

这套童谣由“静像文字”变为“动态音乐”可谓做

了一次华丽的转身。5张CD的曲目均作了精准

的分类，并用代表性作品作为标题。从作曲、演

唱、配乐到录音、注释、插图等每一个环节，制作

团队都用心尽力，每一个细节都散射出他们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有了这套精选的CD，北

京童谣就可以被复制和传播，从而重新进入很多

领域：有了音乐，就具有了体验性；有了精心的出

版，就有了艺术性转化。民间文学+音乐艺术+声

音艺术，这些质素的融合令这套唱片成为以文化

产业方式传承北京童谣的一次精彩示范。

我们相信童谣并未因时代变迁和生活方式

的变革而堙没，也没有丧失它在民俗、审美上独

特的文化教育意义和功能。传统文化是属于全体

中国人民的珍贵财富，北京童谣这片曾经郁郁葱

葱的小树林，能不能再次焕发生机，就看园丁的

本事了。当然，学人与中唱的努力还只是小心保

存树苗、搭建花园，这片树林能否“一树春风千万

枝”，还要依赖更多传媒界、教育界人士的重视，

浇水、培土、施肥、打药、整枝，精心培育，方能根

深叶茂，翠幄成荫。

传统童谣在新时代的继承传统童谣在新时代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创新与发展
————以以《《北京童谣北京童谣》》专辑出版为例专辑出版为例 □□王王 雪雪

评 点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形势逐渐好

转，全国不少地区的演出场所在充分做好防疫

措施的情况下，正在有序恢复开放。尽管还有

严格的人数上限要求和防疫举措，但是演出机

构、剧场和观众都为这次时隔近5个月的“回

归”充满了期待。毕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按下

的“暂停键”给整个演出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和影响。这期间，剧院全线关闭，演出全盘取

消，预售全部退票。在没有观众的日子里，在没

有舞台的等待中，戏剧人没有退缩，他们积极寻

找戏剧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存在方式，用走下舞

台、走出剧场、走向公益等艺术表达的新途径，

实现了戏剧与当下、戏剧与观众、戏剧与时代的

一次次“对话”。回顾上半年中国戏剧独特的存

在和实践方式，虽然包含着戏剧从业者们面对

现状的不得已选择，但却用真诚的付出和执著

的坚守证明了戏剧存在的价值，用一件件带有

时代印记的作品凸显了艺术与人密不可分的关

系，也为疫情之后戏剧如何更好地走近观众、面

对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

走下舞台
疫情的发生让计划中的戏剧节、邀请展、新

老剧目的上演等按下了暂停键。但与此同时，

一种新的隔空交流的“云”方式开始渐渐兴起，

从云课堂到云聚餐、云展览、云毕业等，虚拟网

络空间里的“云端”生活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内

容。各门类艺术也或多或少开始了云端尝试。

作为最需要与观众现场交流的戏剧，是否适合

从创作到接受“云”道路？戏剧人也开始了尝

试。虽然不能到现场欣赏演出，但“云端”线上

方式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欣赏需要、部

分实现心理代偿。“云端”戏剧主要以两种形式

进行：优秀剧目影像资料播放与网络直播。

戏剧界的线上影像播放开始的比较早。自

3月初开始，保利剧院推出的“保利云剧院”，即

在戏剧板块中放映《北京人》《新原野》《明年此

时》等作品，拉开了“云端”戏剧序幕。3月中旬，

开心麻花团队《贼想得到你前传》也于线上“喜

剧场”正式开演。应该说，业内实力雄厚的保利

剧院和民间影响力巨大的开心麻花团队都非常

敏锐、及时地调整了演出计划，在回馈观众和市

场保温中找到了权宜之计。两个月后，文化和

旅游部策划了一组题为“国家级的‘云端’艺术

盛宴——2020年全国舞台优秀剧目网络展演”

的活动，遴选了22部舞台剧在官网播放，题材

丰富、类型多样。有网友惊呼：“一票难求的现

象级作品竟然能在网上看到了。”

较之于歌曲、器乐、舞蹈等艺术作品的创作

和排演，戏剧结构复杂、人员需求多、耗时长，因

而疫情期间大型作品在排演上有难以克服的困

难。但是戏剧人没有停下脚步，不能排大戏，就

排“小”戏、组织剧本朗读会或进行戏剧片段表

演，并以直播形式与观众完成时空共享。直播

虽然不能取代剧场的直接观演，但其现场感和

即时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观众的遗憾。与

影像资料回放相比，直播是更受观众欢迎的形

式，在“在线”就等于“在现场”的特殊情境下，只

要时间允许，观众更愿意在第一时间以“目击”

形式获得欣赏的快意。4月5日、6日，由广州大

剧院联合腾讯视频艺术频道推出的首部线上戏

剧《等待戈多 2.0》（导演王翀）以直播形式问

世。这是一部从策划到选演员、排演再到演出

都“零接触”的线上戏剧。甚至表演都是在北

京、武汉、大同等三个不同空间进行的。一个月

后的5月9日，依然是广州大剧院，特别策划了

十周年庆生活动“10小时云聚荟”网络直播，包

含歌剧、音乐会、戏剧、舞剧等，收获了7400万

次的点击量。

在网络直播的“云端”戏剧中，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建院68周年的戏剧片段演出无疑是浓

墨重彩的一笔。虽然此前北京人艺的“云上剧

场”也接连推出过经典话剧剧本朗读直播活动，

但都没有这次直播获得的关注度高。这场有

500万观众观看的直播，在久别重逢的激动中

被赋予了神圣感。首都剧场舞台上的演员们面

对空空的观众席，进行了一场没有观演交流的

现场表演。在直播平台上，观众则通过弹幕不

断评价交流欣赏体验。除了戏剧表演本身，北

京人艺让演员们重返舞台、并进行网络直播、且

使用流行的弹幕反馈等方式，既是应对疫情的

一次恢复性尝试，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一份艺术

情怀。国家大剧院的“云端”活动开始的也很

早，但主要集中在抗疫歌曲、音乐欣赏、艺术微

课堂等内容上。终于，在观众“云看剧”的呼唤

中，7月18日，国家大剧院版《西望长安》被放到

了观众播放列表中。

疫情的冲击让观众无法走进剧场，却让戏

剧从线下走到了线上。虽然影像资料播放与网

络直播都不能创造现场观剧的剧场氛围，但线

上艺术比传统艺术覆盖面更广、更易普及，对于

剧院形象建设、公众平台拓展、疫情后重启演出

市场等，都能起到相应的辅助作用。

走出剧场
处在疫情防控阶段，剧院演出的恢复时间

成为一个未知数，戏剧人只能不断重新调整演

出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愿坐等的戏剧

人开始了更有行动性的实践，让戏剧走出了约

定俗成的封闭式剧场。2020年上海“表演艺术

新天地”艺术节推出的小型戏剧、孟京辉的大型

浸没式戏剧《成都偷心》等，都是突破剧场空间

局限的艺术实践。

负责上海“表演艺术新天地”艺术节策展的

是“爱丁堡前沿剧展”团队。“爱丁堡前沿剧展”

被无限延期，策展人袁鸿、水晶便将精力与热情

投注到更富挑战性的项目上。因为这是2020

年第一个如期在线下举办的艺术节。从确定策

展方案到6月18日顺利开幕，策展团队在46天

里完成了所有筹备工作。在10天时间里共有

20个剧目展演，剧目规模都不大。其中，普通

观众参与的声音剧场作品《回家》，是以上海援

鄂医生、网络博主更新的日记为素材的一次剧

本朗读，效果非常感人。光影偶戏作品《寻狗

记》则充满想象力，由1个投影仪、68个手工雕

刻剪影、10个景片共同展开了一场太空漫游。

在这些富于创意和参与度的表演中，艺术家们

走出封闭的剧场、走上流动的舞台，与观众近距

离互动，观众则拥有参与或不参与的选择自

由。无论对于艺术家还是观众，这种体验都是

新奇而有魅力的。

比起这些小戏，孟京辉的浸没式戏剧《成都

偷心》以网状结构编织了类似平行宇宙的演出

现场，观众自主选择进入哪一个“宇宙”，每个

“宇宙”里的故事和体验都不相同。2019年，

《成都偷心》曾走进地铁，今年复演后则将猛追

湾一条近400米长的巷子作为流动的浸没式剧

场，让路上的行人与戏剧遭遇。并且，这种尝试

与疫情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而是显示着一种

新的戏剧美学观念。其实，走出剧场并非新鲜

尝试。无论我国早期的活报剧、广场剧、茶馆

剧，还是谢克纳提出的“环境戏剧”，都不是在正

式剧场里演出的作品。疫情前我们也不乏街头

或非剧场空间的表演，但多是一些戏剧节的热

场表演或助兴节目。环境戏剧不等同于室外表

演。在当下生活中，我们从来不乏室外表演，

尤其在旅游城市，譬如张艺谋、王潮歌策划的

山水实景“印象”系列等。但因为这些表演商

业色彩浓厚，且缺乏观念或形式创新，虽然有

观有演，往往不被纳入戏剧研究范畴。此外，

古北水镇长城剧场、乌镇诗田广场、水剧场等

露天剧场的演出也不属于环境戏剧范畴。因

为虽然室外环境会给戏剧演出带来不一样的

效果，但对作品整体构思和表演方式影响不

大。与商业化的“印象”类型演出和室外剧场演

出相比，近些年偶尔出现在街道、公园、工厂厂

区、商业区里的演出，则的确在向环境戏剧靠

拢。尤其在李建军、王翀等年轻一代导演那里，

“走出剧场”早已经作为戏剧与社会发生关系、

戏剧发生美学嬗变的突破口。

从以往的戏剧实践看，“走出剧场”并非疫

情的产物，但疫情确定推进了“走出剧场”的可

能。或许，有戏剧表演和观众的地方就是剧

场。那么，疫情逼迫下离开封闭的传统剧场空

间的戏剧演出，也可以被看作戏剧人开辟、创造

的新剧场。在这个新剧场里，可能会发生对传

统剧场戏剧的艺术重构与美学革新。

走向公益
疫情前，人们谈论戏剧时经常会提及“票

房”，而疫情以来，这个词已经被“公益”替换。

2020年上半年，公益放映、公益演出、免费欣赏

等成了戏剧活动的关键词。戏剧人的这种选择

首先是社会情怀使然，其次是艺术家有表达的

需要，再次则出于培养观众群的长期考虑。

在等待大幕重启的时间里，国家院团和艺

术家们不想束手无策，出于“做点儿什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更愿意以“公益”的形式表

达社会关怀。对肩负责任的国家院团和心怀关

切的艺术家来说，损失不是坐等的理由，行动才

是积极的应对。于是，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

广州大剧院、北京人艺、“开心麻花”团队、上海

“表演艺术新天地”艺术节等都在推出公益演

出。这些业界大名鼎鼎的院团演出票价历来不

菲，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公益演出的确是难得的

福利。让观众感动的是，即便在自己寒冷的时

刻，戏剧艺术工作者们也没有放弃给他人送去

温暖，即便在黑暗中，也在向光仰望。而他们所

做的一切，凭借的是社会情怀。

除了“做点儿什么”的责任感，艺术家们也

有自我表达的精神需要。艺术是人类与天空、

大地对话的最直接的媒介，艺术家的天然敏感

注定了他们有更强烈的自我表达需要。在各

行各业渴望复工、学生渴望复课的阶段，艺术

家们在对艺术的热爱、对观众的渴望中希望有

所作为。这种作为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不为

名、不为利。因此，只要有平台，他们便愿意从

事公益活动、参加公益演出。只要有一方舞

台、有数位观众，艺术从业者就能被激发艺术

创作的冲动、就要接受观众的检验，就会呈现

庄严的演出。

疫情前，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观众感到

自己对艺术如此需要。5月13日，人民网微博

做了一个“你最想去的场所是哪里？”的小调查，

三天后的统计结果是：在参与调查的3.1万人

中，1.5万人选择了“剧院”。如果不是长达半年

的限制，没有人知道观众对剧院的需要如此迫

切。公益戏剧一方面部分弥补了观众不能到剧

院的遗憾，另一方面也是对观众热情的回馈。

同时，公益演出对于未来剧院开放后市场回暖、

观众回流显然也有所助益，对于培养新的观众

群体的潜在影响也不可估量。即便不能与剧场

演出等同，公益演出所体现的社会情怀、艺术表

达及对观众的影响，其实已经成为了社会正常

运行的标志之一，成为健康、健全的社会生活的

风向标和定心丸。

一场疫情，让戏剧暂时停下了脚步，却让我

们看到了关不住的艺术和有所作为的戏剧人。

在大幕重启的时刻和未来的戏剧时光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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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住的艺术
□李伟东

北京人艺建院68周年线上演出剧照 李春光 摄


